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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总局被迫“忍痛割爱”，足管中心撤编已成定局———

中国足球改革能否打造出“中国好足协”
本报记者 郭 剑

“举例来说，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
副主席张剑是国家体育总局正司级干部，
现在他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离开中国足协，
国家体育总局为其安排工作， 二是选择在
中国足协任职 （暂时失去正司级干部身
份），其档案由国家体育总局封存。”国家体
育总局相关工作人员在解读 《中国足球协
会调整改革方案》 时告诉记者，“总局下了
很大决心，做了很多工作，希望在体制改革
层面‘破冰’，试验点就是足管中心，足管中
心以前是行政化的代表， 现在改革只留中
国足协，不要足管中心，这是响应政府部门
转变职能的切实做法。”

今天中午， 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正式公
布了 《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以下
简称《调整方案》），其中“撤销足球运动管
理中心”“理顺中国足协与国务院体育行政
部门的关系”“改革完善中国足协人事管理
制度”“改革完善中国足协财务资产管理制
度”和“明确中国足协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有
关权限”等几项关键表述，被外界视为“中
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足管中心”年内摘牌
“改革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

指望中国足协明天就和体育总局撇清关系

完全不现实。以今天这次会议为例，在‘中
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 的描述中，‘撤销
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里面有一句话，‘实现足
球运动管理中心由事业单位向社团常设办

事机构（中国足协秘书处）的转变，转变完成
后，适时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并核销相关
事业编制’，其中‘适时’两个字是经过很长
时间讨论才确定的。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最初“脱钩”方案中
有“明年撤销足管中心”的表述，但相关专家
经过摸底和调研后，认为“撤销足管中心”的
时间点很难确定在今年年底，“可以肯定的
是，明年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不在中央行政预
算范围内了，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真正摘牌，
也许很快，也许要等到年底，这要看接下来
大家执行‘脱钩’方案的力度。 ”

以今年2月国务院正式出台的《中国足
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为依据，今天下午，国
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以及总局党组全部成

员、17家参与足球改革部委相关人士、 足管
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和各地足球系统的代表，
参加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刘鹏

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足协将与体育总局
脱钩，中国足协依法独立运行，在内部机构
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
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尽管此前足管中心工作人员并未见到

《调整方案》全文 ，但大家对 “保留中国足
协，足管中心撤编”的说法并不陌生，而足
球管理领域“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长期共存
时代的结束，亦代表被球迷期待已久的“管
办分离”，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十年顽疾等来对症药方

“管办分离”始于2004年，黑哨周伟新
的明显错判逼迫北京国安罢赛，7家中超俱
乐部由此发起 “G7”倡议 ，要求足管中心
“将联赛还给投资人”，但中国足协的“怀柔
政策”，最终让俱乐部忍气吞声，中超公司
于次年成立，开始承担部分联赛运营功能。
中国足球界第一次认真考虑“管办分离”的
可能性以及操作性，是在2011年，结果又一
次无疾而终———2010年在中国足坛反腐扫
黑后出任足管中心主任、 中国足协副主席
的韦迪上任之初志向远大， 他希望在自己
任期内完成“管办分离”方案，力促联赛健
康发展，扭转国家队外战的糟糕形象。为了
实现这个目标， 韦迪多次在足管中心内部
推行“管办分离”观念，2012年，韦迪甚至因
“管办分离”进程极为缓慢，在足管中心内
部会议上发了火。 后据与会人员向记者透
露，彼时“管办分离”无法推行的主要障碍，
在于人事制度而非工作人员的态度，而“中
超公司”全面接管联赛，已经可以算是“管
办分离”的巨大成果。

“以后只有中国足协， 没有足管中心，
足协也要和总局 ‘脱钩’， 这是改革的大
势所趋 。 ”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说 ，
“对于 ‘脱钩’ 所涉及的职能划分、 人事、
财务、 资产、 外事等方面措施与政策， 包
括中国足协的五大自主权， 我们经过了很
长时间的论证， 并与国务院相关部门反复
讨论， 确保了 《调整方案》 的出台” ———
按照刘鹏局长的说法， 国家体育总局希望
将 《调整方案》 作为试验田， 以此推动单
项体育协会改革进程。

上世纪90年代末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
革， 中国逐渐形成体育总局项目管理中心
与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 “共存” 的特有体
制， 这一体制也随之成为我国竞技体育举
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中央巡视组向
体育总局反馈巡视意见时明确指出，“总局

政、社、事、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形成高度集
中的行政管理权和行业垄断权，管办不分，
政事不分，政企不分，‘大政府、小社会’现
象突出”，而这正是管理中心与协会共存的
最大弊病。

目前， 由体育总局主管的全国性单项
体育协会有72个，其中奥运项目协会33个，
总局以运作结构最为复杂、 牵扯范围最为
庞大的中国足球作为改革试验田， 其难度
不言而喻。

谁来打造“中国好足协”
更何况， 这次中国足球是在国家队屡

战屡败、 自2002年后再也未能出现在世界
杯舞台的背景下，再次成为改革试验田，其
意义与1992年“红山口会议”大不相同———
1992年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 （原八
一足球队驻地）召开工作会议，确立了中国
足球“由专业体制向职业（半职业）体制转
变”的改革方针，根据这一精神，中国足协
在1994年推出甲级A组职业联赛， 以俱乐
部为主体的参赛形式彻底取代了以省市体

工队为主体参赛的全国足球联赛， 找到冠
名赞助商的甲A联赛自此成为中国体育范
畴内第一大职业联赛，尽管20年过去，中国
足球在职业化道路中细节部分仍有极大欠

缺，例如“服务意识”与成熟足球联赛相比
差距巨大，但其“第一联赛”位置毋庸置疑，
因此，“红山口会议” 对于中国足球的推动
效果，可以视为中国体育改革成功之作。

然而，“红山口会议”的前提，是当时中
国足球界上下对于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从
官员到教练再到队员对于“职业联赛”并不
排斥，第一年联赛结束，教练、球员年收入
数倍翻番的丰收景象，更奠定了“职业俱乐
部”发展的基础———从这一角度分析，今天
下午助推“管办分离”的“脱钩”动员会，其
实质意义并非体育界主动所为， 而是在国
务院高压态势之下给出改革方案， 因此有
中国足协工作人员 （非国家体育总局事业
编制身份）表态“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在国家体育总局层面，“足管中心”撤
编是推动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与项目协会剥

离的标志性事件（奥运争光项目不在此列，
足球属试点特例），但在不少球迷看来，“足
管中心” 撤编并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足球
的期盼。在一家专业足球网站的讨论区，球
迷讨论的焦点是“中国足协谁来当家做主”，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应当由足球专业人士担
当此任”，“原来的足管中心领导现在一下子

都变成中国足协领导了，没过几年这些领导
可能又要跳槽，这是体育总局改革，不像是
中国足球改革，我很难相信同样一批人离开
体育总局就能管好足球”， 网友小歌的评论
得到大批“点赞”———事实上，大多数球迷并
不在意 “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抑或是“中国足协”来管理中国足球，他们只
关心“谁能管好中国足球”。

“按照时间表，今年年底中国足协要召

开代表大会， 大会的一项议题就是改选足
协的领导机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当然
愿意参加选举（竞选中国足协主席）。”现任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中国足协主席蔡振
华说，“不过，即使是参加竞选，我也不知道
自己能否被选上， 但中国足球已经迈出了
改革路上实质性的一步，我相信，每个人都
会为中国足球更好的发展做些实事。”

本报北京8月17日电

体育是体现孩子纯真最好的素材———

一名85后体育老师镜头里的体育课
本报记者 梁 璇

小学体育老师， 并不是1987年出生的
张煜理想的工作。可最近，他却因一组小学
生在体育课上和校园里尽显纯真的照片，

成为风靡微信朋友圈的 “最会摄影的小学
体育老师”。

在照片明暗交替的光线里， 堆高了的
仰卧起坐的绿色垫子、 操场上湿润的红色
泥土、跑道上泛着细微波纹的水洼、裂了缝

的水泥球场以及瓷砖线在折射下变得蜿蜒

扭曲的蓝色游泳池， 都成为映衬孩子的笑
脸、 腾空的身影、 不合身的运动服和偶尔
“开小差”的背景。体育课在被定格的一瞬
间显得熟悉而生动， 但对拍摄这些画面的
张煜来说， 更鲜活的是孩子在体育课上表
现出的快乐与童真， 这常常让他想起儿时
的伙伴、 奔跑的村道和乡间小路和大家一
起抓过小鱼的溪流，“看到孩子们就想起自
己的童年，这也是一种乡愁吧。”

然而，在一开始，对于给小学生当体育
老师，张煜的内心是拒绝的。

2011年， 来自浙江的张煜从西安体育
学院运动训练学专业毕业， 一直痴迷于短
跑的他， 希望能成为一名高中体育教师，
“最好能带领想考体育类专业的学生训
练”，在他的蓝图里，曾经看着博尔特的视
频、对着镜子疯狂练习摆臂的日子，虽然没
能让他登上最专业的赛道， 但还是有希望
去影响或改变别人与跑道的关系。然而，几
经周折，他最终被分配到一群“喊集合都喊
不齐”的小学生堆里，竞技训练的心得，几
乎毫无用武之地。

“立正3分钟都难。” 浙江衢州市新华

小学， 张煜面对50多个二三年级的孩子，
“角色有些没转变过来 ”， 他对小学生好
动、 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特点几乎没有任何
准备， 便采取了十分严格的态度去完成体
育课， “当时一意孤行， 一定要纪律好才
能上课。” 结果两周下来， 有家长去向校
长反映 “这个体育老师怎么上课和军训一
样严肃？！” 不少学生见到他， 常常扭头就
跑， 他们觉得这个老是 “没有笑脸， 感觉
有些怕。”

当成就感与他渐行渐远的时候， 一个
资深教师的话对张煜起了作用：“你很像是
教练员在上课，但小学生不是运动员。”

第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 张煜决定向
学生道歉，这一举动让很多女生湿了眼眶，
从此， 主动和张煜打招呼的学生慢慢多了
起来，但最重要的是，张煜意识到“小学体
育老师，要把课上得很精彩并不现实，但我
要尽量让他们开心， 积极主动地去完成一
堂课。”跳绳、带学生做游戏，张煜尽量减少
课标给学生带来的压力，“学生已经为文化
课考试忙得晕头转向了， 希望在孩子唯一
能玩儿的体育课上， 不要有那么多测试和
标准。”

去 年 7月 ， 张 煜 攒 够 钱 买 了 一 部
iPhone5s ，从未学过摄影的他，却在手机小
小的镜头后面发现了全新的世界。在“课上
和孩子们打成一片”的时候，张煜脑子里常
会涌现出一些定格的画面， 有时他就静静
地在旁边看学生嬉戏， 然后去观察那些充
满天真的细节。 虽然常有拿起手机拍摄的
冲动，但顾及到其他孩子的安全，张煜还是
把想法留到课下，请学生“重现”一些片段，
或等别的老师上体育课时再去拍摄。

“二三年级是孩子最萌、最愿意上课、
最活泼的时期。我拍照的时候，孩子们都很
乐意在我面前展示， 需要摆拍的时候也很
配合。 所以抓拍、 摆拍都是他们真实的一
面。”在学校操场的白墙前面，张煜举着的
手机后面常常围着一群学生，“有些孩子不
好意思跟我说，我就主动问他‘等下帮你拍
一张好不好？’”被问到的孩子有的不作答，
可当上一个“模特”刚走开，他们便会马上
出现在张煜的镜头里， 眼神中有掩不住的
羞涩和期待。

在张煜比较得意的照片里， 有一个小
男孩在树荫下闭着眼睛仰着头的画面， 这
张照片被人做成了巨幅海报， 张煜把它送
给了这个上一年级的 “小主角”， “他拿
到海报时的兴奋， 让我很有成就感。” 这
组照片被推送后， 张煜的微博粉丝从200
多迅速涨到了两万多， 但为人所知的是他
附上的网名 “张内咸”， “‘内咸’ 是鲁迅
的 《呐喊》 少两个 ‘口’。” 至于体育老师
张煜， 还在手机镜头的后面， 继续记录着
他的体育课。 本报北京8月17日电

力争让国歌在鸟巢响起———

2015田径世界锦标赛
中国军团人数创新高
本报记者 梁 璇

81名运动员 、 34个比赛项
目， “这是中国队在世锦赛上参
赛人数和参赛项目数最多的一

次。” 2015田径世锦赛将于8月22
日～30日在北京举行， 今天下午，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冯树勇对媒体介绍了中国

队的备战情况。
据冯树勇介绍， 本届世锦赛

将由来自 207个国家和地区的
1931名运动员参加47个项目的比
赛。 其中， 中国田径队正式获得
参赛资格的运动员有69人， 其中
男子30人， 女子39人； 而根据规
则以及对东道主的照顾， 中国队
还有5名男子和7名女子运动员作
为候补队员参赛。 “过去参赛的
也就是二十六七个项目， 人数在
50人左右。” 冯树勇表示， 虽然
本届世锦赛， 中国队在多个指标
的数量上增加明显， 但其实力仍
需理性看待。

“中国队在参加的34个项目
上的发展并不平衡。” 冯树勇介
绍， 其中， 男子20公里竞走、 女
子20公里竞走、 女子铅球、 女子
链球、 女子标枪、 男子跳远、 男
子跳高和男子4×100米等项目 ，
“在近两年创造了不错的成绩 ，
具有一定竞争力 ， 如果发挥得
好 ， 可以期待取得奖牌。” 而男
子三级跳远、 110米栏 、 女子三
级跳、 女子跳高、 女子铁饼和女
子撑杆跳等项目， 则有机会进入
决赛或进入前八名； 但更多的项
目 “进入决赛或者前八名很难，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给队员提供锻

炼的机会。” 尤其男子投掷和男
子中长跑项目 ， 仍是明显的短
板。

但从今年苏炳添闯进百米10
秒大关、 刘虹打破女子20公里竞
走世界纪录来看， 中国田径队的
表现还是备受期待。 对此， 冯树
勇的态度比较保守， 在他看来，
“之前比赛中的成绩并不代表在
特定大赛中也能有相应的表现。
我们有的成绩的确引起了世界田

坛的关注和肯定 ， 但稳定性不
够， 毕竟钻石赛和挑战赛的竞争
程度， 与世锦赛和奥运会还有很
大区别。”

此外， 伤病和对手发挥的情
况， 对最终的成绩也有决定性影
响。 冯树勇透露， 目前， 包括苏
炳添、 李金哲、 李玲和赵庆刚等
多名主力队员， 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伤病情况， “李金哲之前在大
连的训练成果不错， 但感冒以后
有将近10天没有进行系统训练，
其影响不可忽视； 赵庆刚则因肩
部和手肘的伤病有近一年没能参

加比赛， 其状态很难估计。” 但
对手的变化， 或许是好消息， 由
于频频爆出兴奋剂丑闻， 强大的
俄罗斯竞走队， 最终仅派出3名
运动员参加男子50公里、 20公里
和女子20公里3项比赛， 这使中
国竞走队在本届世锦赛获胜的几

率明显增大。
“但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竞走

和女子投掷。” 冯树勇表示， 自
2012年开始， 田管中心专门成立
了短跨跳项目部， “短跨跳项目
部成立以来， 这些项目取得了明
显进步 ， 虽然没有取得重要突
破， 但此次达标人数增加， 稳定
性也有了提升 ， 希望能实现突
破 。” 对于中国田径队的具体目
标， 冯树勇表示， “总局和中心
领导并没有提出明确要求”， 只
是2008年中国田径队在鸟巢未能
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尤其刘
翔没比成， 甚至让很多人不关注
田径了 。” 因此 ， 本届世锦赛 ，
中国田径队期待在鸟巢弥补以往

的遗憾， “希望能在鸟巢奏响国
歌， 升起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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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首次合并举行引发争议———

普通学生参加体育系统运动会为何貌合神离
本报记者 慈 鑫

第十四届广东省运会8月16日在湛江
闭幕， 由于此次广东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
动会进行了合并， 这使得体育系统、 教育
系统的综合性运动会实现了互通， 在全国
是个先例。 然而， 全国运动会多少年都没
有解决的让学生群体单独组队参赛的问

题， 在广东省运会上能否得到解决， 答案
却无法让人过于乐观 ， 因为有参赛单位
说， 此次广东省运会上出现的体育与教育
携手是 “貌合神离”。 那么， 问题出在哪
里呢？

按照惯例， 全国各省级行政单位的省
运会都是安排在全运会后的第二年举办，
但原定于2014年举办的第十四届广东省运
会却推迟到今年举行， 与上一届省运会相
隔了5年。 据广东省体育局副局长高敬萍
介绍， 本届广东省运会推迟一年举行是因
为省运会与广东省中学生运动会进行了合

并， “省运会是4年一周期， 中学生运动
会是3年一周期， 两个运动会要合并， 赛
期上就要进行调整， 因为初中生、 高中生

毕业都是三年一期， 如果让中学生运动会
的赛期顺应省运会的话， 很可能出现一届
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无法参加一届省运会

的情况。 因此 ， 省运会的赛期最终还是
‘迁就’ 了中学生运动会。”

但这样一来， 使得已经习惯了以4年
为备战周期的专业运动队感到极为不适。
高敬萍承认， 在宣布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
动会合并， 并进行赛期调整后， 一些专业
运动队提出了异议。 不过， “以竞技体育
带动学校体育的发展方向已经确定，” 高
敬萍表示， 依照广东省贯彻执行 《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

体质的意见》 （简称 “中央7号文件”） 的
要求， 广东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决定
尝试进行合并改革 。 在高敬萍看来 ， 毕
竟， 专业运动队的整体训练和竞技水平要
高于普通学校的运动队， 让学生运动员与
专业运动员同场竞技， 对学生运动员和学
校体育工作的开展肯定有激励作用。

深圳代表队的吴冠奇是一名普通的中

学体育老师， 在带着一群普通中学生参加
此次省运会的过程中， 他对学生们受到的

激励作用感受深刻， “能够与这么多高水
平运动员在一个场地比赛， 学生们都感到
很兴奋。”

另外， 从学校来说， 省运会与省中学
生运动会合并也可以给更多的普通中学生

提供参赛机会， 一名带队的体育老师向记
者表示， “以前， 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
会分开进行时， 很可能出现同一拨儿学生
既参加省运会又参加中学生运动会的情

况， 中学生运动会上真正留给普通学生的
参赛机会十分有限。 现在， 省运会与省中
学生运动会合并之后， 那些拥有双重身份
的体校生不可能同时参加两个组别的比赛

了， 省运会的学生组比赛让普通学生有了
更多的亮相机会。 这对于学校体育来说，
是个好事。”

从体育部门的角度看， 省运会与省中
学生运动会的合并， 也让青少年专业运动
员获得了与同龄人更广泛的接触和学习机

会。 广东省运会从第12届开始取消了成年
组比赛， 这项广东省竞技水平最高的综合
性运动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专属于青少年运

动员的赛事， 而这些青少年运动员的年龄

基本相当于中学生的年龄。 由于专业运动
员的培养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青少年
专业运动员与社会接触的机会较少， 与普
通中学生相比， 知识面、 社会经验和视野
都比较窄。 高敬萍表示， 省运会与省中学
生运动会合并之后， 对于青少年专业运动
员来说， 也是一次与同龄人相聚、 交流、
学习的好机会。

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的综合性运动会

合二为一， 被寄托了诸多美好愿望 。 不
过， 现实的矛盾依然不少。

一名参加本届广东省运会学校组比赛

的带队老师向记者表示， “专业运动员住的
是酒店， 学生运动员住的却是学校宿舍， 待
遇差别十分明显。 另外， 只有田径、 游泳等
少数几项比赛是竞技组与学校组的运动员同

场比赛、 分组进行。 其他比赛都是竞技组与
学校组在不同的场地进行， 也就是说， 这些
比赛上竞技组与学校组的运动员根本没有同

场比赛的感觉， 双方的交流也就无从谈起。”
一名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也向记者抱

怨， 教育部门之所以支持省中学生运动会
与省运会合并， 是希望学生赛事能够从体

育部门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 毫无疑问，
省运会无论是竞技水平、 影响力还是经济
实力都比省中学生运动会强很多， 但两项
运动会合并之后， 学生群体的受益情况却
可能让教育部门失望。

在高敬萍看来， 广东省运会今后可能
还会把广东省大学生运动会吸收进来， 但
在广东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许舒翔看

来， 下届广东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动会是
否继续合并， 还有待讨论。

有人把本届广东省运会与省中学生运

动会的合并评价为 “貌合神离”。 高敬萍
表示， 确实还有一些政策问题留待体育和
教育部门来解决。

比如， 省运会和省中学生运动会的筹
办经费分别由财政拨付给体育和教育部门，
经费的额度有较大差别， 但依照现行的财
政制度， 不同政府部门的经费并不能随意
流动。 这也导致了由体育部门负担的专业
运动员可以在省运会上住酒店， 但由教育
部门负担的学生运动员却只能住学校宿舍。

此外， 本届广东省运会上， 只在少数
比赛的专业运动员和学生运动员同场竞

技， 这也说明了赛事的具体组织工作仍没
有实现体育和教育部门的真正 “合并 ”。
然而， 如何解决专业运动赛事与学生赛事
从形式的合并到事实的合并， 这不仅仅是
广东省运会需要面对的问题， 也是中国专
业运动体制和学校体育长久以来难以打破

隔阂的问题。 本报北京8月17日电

8月17日，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依法独立运行，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
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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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加特林领衔美国选手备
战田径世锦赛。 CFP供图


